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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CKT篇

----第一次见到Gackt是去年（97）的秋天，那时我说了一句“武道馆公演决定了吧，恭喜你”……

[我不是说了一定不要过于乐观嘛] 

----大概，于是你也说了“太晚了”关于Major时期的初次登台，你也感觉晚了吗？

[什么时候初次登台没关系，和舞台工作人员一起搞的那一环就有结果了，所以早晚没关系。我们想不要像地下时期那样就可以了。那时偶尔遇到一个好的舞台制作人员，就只是担心要做一些量度什么的事，并不很想赶紧登台。]

----以前，你加入Malice Mizer的时候，你也跟Mana说了以后能看到武道馆那样的表演了。

[无论是在小型场地举行的还是在礼堂，我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实际上在郊外举行的也是偶的，所以我们也想过把舞台放在横滨中央吧，那个现在也在做的。]

----中央？是圆形舞台吗？

[是的，来看的人围在那个舞台的周围，那描绘出来的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之一。武道馆演出决定了，舞台制作人员说：“巡回结束了就过来看看，我们有提早完成的部分呢。”可以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场地演出了。实际上无论在哪个会场，都有很多人因拿不到入场券而难过。]

----确实，我看到“merveilles”的巡回日程时，也觉得应该在一个更大一点的会场里搞了。

[我自己的直观上的感觉，觉得这绝对适合，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确信，不是自信哟。没有确信的东西就会变得慎重，但对于某些事情，只想看到确信。那是在自己的根本当中。只是因为要搞一个演出需要莫大的资金，我的直观是看不到的。都说那个我也明白，因为是在那当时，不能说这说那，我也理解。尽管那样，我觉得我看到的梦想还是更早的实现了。比如说，要在一个大礼堂举行，如果担心在这里举办对观众的宣传是否到位的话，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也可以考虑以下去同志那些不知道Malice Mizer的人啊，想法是不同的。现在就需要请那些人来了不是吗？实际上，现在在的那些歌迷有很多也未必都能拿到票，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大阪举行了一次追加公演吧。这样就一连做了2天的公演吧？

[对啊，我们不想连搞两天，身体也受不了。]

----刚才，你说了在野外搞的音乐会，那是去年在日比谷搞的野外音乐会吗？

[不是。……在野外搞，对于照明来说就是很难的，我们一直在考虑，会有一次很特别的野外演出专用的场地。比如说，在星空下举行，是不是很有意义呢？]

----的确，真是可以回到大自然的星空下，很有感觉啊

[很好吧（笑）]

----关于圆形舞台，我有些地方还想问一下。

[提议选择那样舞台的人有多少，这也是其中一个问题吧，如果问这个问题的话，不是很好笑吗？说不行，或者我想试试看选择哪个呢（笑）。音乐，一定得朝着只能讲演者那个方向飞，不是吗？但是，舞台本身就是一条大街，如果从各个角度俯视那条街的话，会怎样呢？比如说，从斜上方俯视下来的世界观中就会是一个包括音乐，娱乐，戏剧方面的舞台。无论从360度哪一度都能感觉一种立体感。]

----后面的人什么抵抗也没有吗？

[是的。比如说，电视剧在电视上看就是一个画面。实际上它好几次都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但把那些拍摄一次就在舞台上拍完了。再说的话，就变成一些细节了。所以就--（笑）但，这只是一个例子，我的抽屉里还有呢，我真的会成为一个剧作家的哟（笑）]

----把那些事儿，当过材料吗？

[当然有啦]

----眼睛在发亮啊！

[发亮吧]

----有没有一种心情就是想要把下次和Malice Mizer一起巡回演出的素材做得更出色一点？

[当然那样想了。经常觉得因为自己的问题，即使看到了梦想也没有办法，Malice Mizer表现的核心不变，但是和自己合作的伙伴如果都看不到同样梦想的话我们就会变得停滞不前了。在那种意义上，就需要感觉敏锐的素材。我觉得现在的素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素材，真的。如果只是从感觉上说再深入一点也行，就算是冒险也行。]

----如果不从飞跃这一部分构思的话，就觉得有点不适合Malice Mizer了。

[是啊，我们想做的，所追求的都是过去所没有体味过的感动和刺激对吧？你们会感到吃惊，在这世界上有这样的事儿吗？另外我们的演出是在文艺方面娱乐方面不能整理的东西。]

----因为独创性很强嘛！

[所以，用语言来表达是很难的。正因为难，才需要一种敏锐的感觉。我们搞那些语言不能表达，不存在的东西的创作时，说的“史无前例”这个观点是对的，不是吗？就没办法和过去的东西进行比较研讨。在专业的素材方面我们不要去追求那些为了回顾过去的东西，我们希望做一些过去没有过的专业性的东西，夏季的时候，来回搞巡回演出，在某种意义上就会来回换素材，我们也有一种确信，就是“下回这样吧。”]

----那是因为把那些素材平分给只是在全国范围的那些舞台上了吧？

[那也是很厉害的。在一个大家庭中，把那些人平分也是相当费劲的。我们的演出无论是台上，台下都不能松气。自己的份内工作这样就可以结束了，这世界好象不存在可以想得那么简单的事儿吧？]

----刚才说的圆形舞台，Gackt的建议要实现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吧？

[应该和前边的例子比一下……但是，在日本残疾人很多，礼堂还有规定，说起来在娱乐方面的预算还是过少，在日本，对街头艺人的看法又很低，什么艺术家，美术家，这样的词频繁的使用着，但是凭什么称艺术家啊？应该做一点切合实际的新事。对于那方面的预算真的太少吧，我觉得这是日本的从事跟音乐，舞台有关工作的所有人都应该想到的事！]

----的确，对于娱乐产业方面的意识和美国相比还是很低啊！

[是的。首先，美国人不去构思“前面例子所说的……”与其那样还不如做点别的事。]

----如果没有预算的话，也只能在没有的范围内尽量去做了。

[是啊，不排除人家也会去别的舞台看，那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多接见一下在小会场举办的小剧团的演出形式，就算没有同等预算，看到人家采用那么有意思的点子，也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鼓励吧！]

----虽然那么说，因为没有预算，所以也存在反复妥协的问题是吧。

[但是，因为管理预算不是我的工作，没有的东西去强求也没用。在现有的范围内，还不知能否最大限度的做好我本职的工作呢。比如说，那些大道具形象化的专业人员。在以我们为核心的基础上，也有一种自负就是不能把表现我们的工具弄垮了，所以我们希望那些有很多点子的制作人帮我们。]

----但是，人多点子也多是吧。

[是那样的。但要求所有人都那样是很勉强的，对吧。但是对于我，我非常感谢舞台的制作人员。另外，也有一些人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默默的为我们努力，像唱片公司的那些营业人员啦，我都很感谢他们的。我们看得到的人就更感谢了。那些人也更想让我们按照他们所想去做，我们也希望能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更好的干下去。]

----很好啊，你们的理想就是所有的都能从那儿开始吧？

[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个整体我没有认可过。因为跟别人的相比我们没有说“我们自己就很好”的资本，我不认可。]

----对于制作人，即使是说“您辛苦了，非常感谢”，在今天的演出中你也没完全认可吧，因为到那儿就结束了。

[对吧，但是呢，也有人主宰着我的命运，这次，不就飞遍全会场了吗？]

----那么说，你也听说了那次演出中不能用的会场的事了。

[但是，我说了“不能在全会场飞的话，那演出也不完整了。”由于会场有规定，所以才有不能用于演出的会场的事。但是制作人都在努力的帮我们克服障碍，巡回中好几次亲临现场，也好几次看现场录像说服我说“没事的”，也有的制作人演出一结束就跑到现场来了。真的很感谢他们，我非常高兴。再加上，那次演出时因发动机的故障，把电线弄活动了，再弄错一步的话就会断掉。并且我非常讨厌往身上套东西，所以月没做什么结实的装备，在那种情况下，制作人帮我解围了，结果，在已经不能用于演出的礼堂里，演出也顺利完成了……]

----真是起死回生啊

[很厉害的，他们做了就行。所以我绝对不希望我们的制作人说“那个不行”之类的话。一步一步去克服的话就会实现的。说句真心话，在夏天的演出中想做的事一成也没实现，但是“Le ciel”这件事克服过去了不是吗？那时的心情我不会忘记的。也包括那时的我，所以在竭力做的过程中，我想付出生命也要登上舞台，至于结果，我就算死了也完全没关系。做那些半途而废的事就算死了也不会死得安心（笑）]

KOZI篇

----这次想请你回顾一下从初次登台到现在的情况……

[这是一段发生事情最多的期间。怎么说好呢，咱们偶尔也改变一下做法吧，比如一问一答怎么样？]

----哎？我没有准备啊

[（笑）说一下决定Major时的心情好吧？虽然说是决定了，但从那以前和唱片公司的接触也有很多，由于并不是突然间决定的，所以像感动那样没有什么特别的。]

----同多少家公司接触过？

[忘了。哎呀，最近真是健忘。今天也是脑袋都不转了。同很多人见面说了很多话了，我打算做一些合乎常识的事，但是好象和一般的合乎常识的不太一样，就是一个“非一般的！”经常有人说我是这样的人，Major的体系，方式，一般常识不明白的话是不行的啊。]

----所谓Major到底是怎样的，你想过吗？

[就算在地下阶段，我也明白日本作曲的风格，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达到我们能Major的程度。实际上我们也想过在地下再做一段时间吧。我们也考虑了在武道馆公演之前的计划什么的。]

----在那其中，和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签约是为什么呢？

[在和几个公司见面之后，觉得她们都有自己的特色，怎么会随便的让我们吃惊呢。那也是一些价格昂贵的烤肉啊。看来必须得去茶店了，在哥伦比亚时是一次也没请过我们啊（笑）。但是在新泻演出时经理来了，那时的效力很大啊。演出后，他来我们休息室了，刚一进去，就一副非常乐呵呵的样子来跟我们说了一句“辛苦了”又逐个握了手，总感觉“这个人怎么回事啊？”（笑），那之前见到的人都是同业界人士，对这些人没什么感觉，笑呵呵和那个握手的效力真大啊！]

----那是一双决定签约的手吗？

[（笑）不是那么简单的。只是如果没有那个经理的话，或许我们就没搞那次活动。对我们来说，过去做的不要崩溃了，如果能再往下扩大一下规模就更好了。所以那个如果可能的话，公司在哪儿都可以的。如果说哥伦比亚，你会感觉“什么？”对吧，这样做只是因为如果一直做的和想做的不能做的话就进行不下去吧。]

----契约签定后，一口气发生了很多事，首先在法国搞的录像的外景拍摄印象是最深刻的吧？

[因为是第一次乘飞机，并且到日本以外的地方去嘛，飞机起飞时要突然加速我也不知道，在椅子上盘着腿悠闲的看着外边的景色，然后“嗡”的一声，椅子的后备都要被我压弯了，那很好，感觉很好。]

----结束那天一个人到处逛了吧。

[是的。一到那里吓了一跳，从巴黎走不到一小时，但是在街上像乞丐那样的人多啊……法国人很朴实啊，那时，我的头发染成红色了，所以我即使打招呼，也有很多人不理我。但是乞丐却很积极的和我搭话了（笑）。我明白他们是在说让我买票，就买了呗。我以为用这个可以乘地铁，但自动剪票口不能用了，那些全是使用完的票（笑）。]

----那些暂且不提，在法国你学到的东西多吗？

[哎呀，全部是些--说得或许有点极端，但看到的都不过如此。首先，空气感觉味道不一样，摄在录像中的是农村的景色，但是这种气息在日本农村不是也有吗？感觉肥料不行？和那个不一样，就是日本没有人家这味道就是好？（笑）对啊，与其说是土的味道不如说像石头的味道。我们在街上不下就能被认出来，但是真的，那些都是一些平易近人的人，周围的人都是一些不错的人。]

----语言问题是怎么克服的？

[用肢体语言就可以通了，手势和一个个单词。啊，对了，我还去伦敦了呢。和Mana一起去的，由于日程的安排，踏上伦敦的土地就是5-6个小时左右，但真的，喜欢英国音乐的人暂且去那儿看看吧。]

----是一条观光路线吧

[金斯顿路我也去了，什么也没有，并排的街道也不是像想象的那么漂亮。像新宿那种感觉。外国我想去的国家很多，奥兰多啊，德国啊，秘境的地方也想去啊。（边说，边喝着看似很香的茶）]

----很喜欢茶吧

[一喝就觉得有精神，因为从小学的时候就一直喝，所以在人生当中，和水相比我喝得更多的是茶吧。早晨去学校之前一定要喝，否则就什么也不能干，就是说，这是为了办完事的导入剂。（笑）]

----（笑）给我的印象你好象喜欢喝咖啡什么的？

[我不喝咖啡。如果在茶中选择的话，我喜欢番茶和玄米茶。现在喝的净是些罐装的。但是注入体内的还是茶啊。]

----回国之后就是夏季的巡回吗？

[真想忘记啊~和那些愉快的回忆相比，痛苦的回忆还是残存着，每天生存的本身也就是那些东西……在那次巡回中，我扮演一个魔术师。因为那时第一次体验，所以新砰砰直跳。穿着这样的高跟鞋，自行车也很难骑，不愚蠢，但是踉踉跄跄的。]

----魔术是自学的吗？

[是的，用那些在法国魔术师店那样的地方买的道具。]

----真搞笑，那个设定的性格是什么？

[滑稽演员]

----滑稽演员这一行也固定下来了吧，表演是一件快乐的事吗？

[你们看起来，我做丑角是从那次巡回开始的，但是我一直都是丑角的（笑）。每个性格都不是没有根据的设定，那些都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关于娱乐程度，并不只是一件快乐的事……]

----Kozi是那种性格吗？尽管这样我们也要很好的去理解魔术师的价值观。

[是那种感觉，就算去创作一些自己没有的性格，那也是没办法的。]

----巡回后，就要做录音或在日比谷的野外音乐会的准备吧？

[按电视顺序来吧，现在Major了，必须迅速扩大工作规模，深刻的感觉到要做的事多起来了。连宣传用的横幅都要我来核对。每天变得像检查作业的人似的。觉得自己的时间迅速减少，忙碌的每一天一下子就持续起来，总觉得过这一年像过了3，4年似的。]

----在那样的日子里，也能收到从歌迷那儿来的信什么的吧

[是啊，去Major后，不但歌迷的数量增加了，而且也能听到很多过去听不到的意见，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骂来了类似于论文那样密密麻麻的东西。]

----也有感觉很深奥的那样的信吗？

[有有。抓住内涵的信也有，被看得很透。]

----Malice Mizer一般不说“这种表现形式是这种性质的”类似于这样的说法，所以对歌迷深层次理解很感兴趣吧。

[有很多，并不只是对歌迷。我们在采访中即使被问到了，也不会谈那样的事。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人感到为难，但是--]

----我最初也很为难的。

[但是，我们不说的部分相反是希望你们去试着思索一下。用语言不能表达的地方也会有的。从地下时候起我们就开始抛弃那些疑问了，但实际上在离我们非常近的地方也有我们要寻找的东西，不是吗？]

----那么，我希望你对歌迷朋友说两句，Malice Mizer现在处在这样的时期。

[我觉得Malice Mizer不应该考虑现实的时间段，它应该是处在一个回顾过去的时期，所以，我们虽不是最基本的回顾人，但是现在也正在回顾，地球的止境是在哪儿考虑过吗？]

----宇宙倒是有边际但是--

[一般都是那样吧。但是，以前地球地面一直延续着，最后不被认为是一部分变成了河吗？是那样的，现在的话题就是让Malice Mizer试着重复一下，我们寻求的东西应该就在我们附近。]

----……的确。

[亲眼去看，亲自去感觉得来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所以，我不相信幽灵，我认为什么都应该存在。]

KAMI篇

----以前你说过“因Major而忙得连应该回去的地方都没有了……”是吗？

[是的。也有过那样的时期。] 

----想展开这个话题说一下。

[理由我不清楚，但是要去Major的话就会陷入负面思考，真的不太明白，但是因为这个，挣钱的感觉就会强烈起来，这样的话，就会变得更加不安。]

----那一般的事反过来就不会放在心上了吧？

[稍微有点。在想地下阶段的日子是否会演唱呢？还有唱片公司设定的发行日期什么的，过去录的音，什么时候发行……很难啊，这或许是个小问题，但是和别的事也各种各样堆积起来，自信就会没了。我真的觉得在Malice Mizer好吗？

----哎？这倒是个问题啊。

[或许自己是在扯后腿吧，没有自己不是也可以吗？我随便想想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大概是专辑“merveilles”制作完成吧，大家的才能都各自显现得很明显，那是很厉害的，只有我在那当中故意捣乱，扯后腿不是吗？但是，现在不想了，那时真是一段止不住在想这到底是为什么的时期啊。]

----请等一下，你是怎么摆脱那种负面思考的？

[看到了3个仙人啊]

----是3千个人吧（笑）

[（爆笑）我在梦路看到了释迦牟尼了，他给我做了一次心灵的洗礼。“现在你要想一下你应该做的事，不要再为小事而愁眉不展。”啊，我觉得那个就在我心中，我不相信神的存在，所以一直觉得那句话就在我心中。]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巡回途中，在半道儿病倒了住院了，因为极度的精神疲劳积压在脑中，在那什么都没有的白色病房中，我想了将近3，4天。那时，我又重新想了一下我对Malice Mizer应该做的，突然见就改变过来了。为什么为这样的小事烦呢？能做的尽量做不就行了吗？去勉强自己没必要。]

----是一次印象深刻的经历啊

[嗯，或许有点夸大了，但是也是人生的一个岔路吧，如果没这回事儿的话，或许巡回一结束就把乐队辞了，现在摆脱了，但是我觉得人经常会伴着不安而生存下来，我是掌握了那种把不安转为平常事的方法了吧，那是一个有益的想法，不是吗？]

----的确，我们说点开朗点的话题吧？

[好的，但是，老实说从Major开始后，我没怎么感觉幸福的。这个很不好吧（笑），我很高兴很多地方的人都在呼吁我们的存在，只是那些深刻的东西我希望他们明白，从以前就一直听的人明白，别的因为是看Malice Mizer视觉上很有意思才听的人就无所谓了。另外，我私人的事也被杂志报到了，很多人一定要关心我的私生活，这样我就成了很难过普通生活的人了。]

----因为过着普通的生活，所以才能做出引起普通人共鸣的音乐，对吧？

[是啊，经常有人问我“作为一个制作人制作音乐的自我表现感觉……”这样一来、、的话题，但是我没那种意识，只是过着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才出现的Malice Mizer，过着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我只是这种想法不想去在意别人的眼光，但是在意完了又觉得很悲伤的。]

----在那其中，把你的心情解救出来的是不是从歌迷那儿来的信？

[现在，我也在给那些打动我心弦的歌迷的信写回信呢。还有流过泪的时候呢，最近也有一种“我得救了”这种心情的时候，我们用音乐也能支持一个人，站在这种立场上，我又重新去认识了，觉得有奔头儿了。]

----那是一封什么样内容的信？

[那个人遇到车祸据说不能走了，好了之后就开始进行康复锻炼，眼前放着一双新鞋，但他说他在努力，当读到他说要穿着这双新鞋来看Malice Mizer的巡回演出时，我哭了。]

----为什么我们今天总向着令人掉泪的方向进行呢？来点明快点的话题吧。

[（笑）歌迷们的年龄层很广，从小学生就断然说“非常喜欢”什么的。只是冲着这些我就在想我们真是一群有影响力的人啊。]

----作曲这方面怎么样了？

[我在努力作了2首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0月份，刚想着我作吧，一首就立即完成了。其他的我也在自学，练习练习钢琴什么的]

----那只曲子是一首什么样的曲子？

[相对于Malice Mizer来说的话，就是一首流行性的曲子。]

----是“ma cherie”类型的吗？

[是的吧，像是在为自己作的。想用音乐怎么表现自己呢？作作看吧，那以后就作了这支曲子，我感觉那样探索自己很有意思，但是就算我说我作成了也只是个序曲罢了（笑）。今后我将处在一个怎样改变自己的阶段，看到变化后的自己也应是很高兴的。]

----的确，要怎么变呢？

[最近，我一般听CD不听那些古典的，会变成什么样呢。这之前，我买了一些“用全部精力出的CD”啊什么的（笑）。那个就放在那儿我也很尊敬Malice Mizer成员的音乐，感觉“真厉害啊！”尤其是Kozi的曲子，声音的选择方法，有一种不断变化的感觉，真的这么认为。大家都很厉害，但对于他的曲子有一种很奇怪的厉害，Malice Mizer中的音乐大家容易看成Mana有主导权，但实际上我一直觉得Kozi的曲子占重要的位置。]

----大家的曲子你都听了去学习了吗？

[是啊，有时间的时候，一整天都在听过去的CD，看录像什么的。大家成长的过程也深刻的理解了。那时候从客观上听，看，感觉很多。比如说，我在想很多的音乐，都是“我们作的，只有我们才能作出来的” Malice Mizer不是很明显的超过那些乐队了吗？]

----在这个镜头中你就在泄气吧

[我想一直做能渗透到心灵中的音乐，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真能给日本音乐舞台一槌子。]

----决定2月份发行促销的录像带，为什么选择这一时期发行？

[因为我们要立体性的表现曲子的内容，想让你们深刻的了解一下内容，不但演出的舞台布景也是那样的，而是录像带也是。现在，在活动停止期间，用这个录像带如果能让你们再深刻的了解一下那曲子，就好了。]

----那些应该是初次登台以来的单个曲子组成的零散专辑吧，但为什么不一起加以休整形成作品化呢？

[多少也有加进去的曲子，但是我们想珍惜制作那些作品时的空气和氛围，所以几乎就都那么放着。]

----最后，现在歌迷们对Malice Mizer的今后有很多担心，我也想把歌迷们的家庭专栏作为我的工作参考经常看一看，但是现在相当混乱

[我也想经常看看，只是边读边觉得死板的地方有很多，我能说的今后会出现怎样的结果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想和歌迷们共同前进，不想把时间再浪费掉。将来的事我真的不知道，所以不同在乎结果了。我们只有按照命运的程序，沿着宿命前进了。而且，要是发生什么的话，“人要考虑点什么？”“恶意和悲剧”之类的Malice Mizer最根本的东西也不会变。无论发生什么。]

----在一部分的杂志上报道说“3月份有一个人要离队，要被解放了”关于那个，你不了解的话……

[是啊，我们都不知道。我可以说这不是事实。]

YU~KI篇

----自从Major之后，觉得自己有变化很大的地方吗？

[对于作品的认识一直没变，只是那个意义更大了。还是大家说的那样，因为要主流化了，很多的制作人都集中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组织，对于那种现场演出的责任感就增强了。因为看我们演出的人也增多了，我们可以边听着很多的意见和反映边扩大活动的范围，真的很高兴。就在巡回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背后为我们工作着，让我们更加感到了对一场舞台表演所负有的责任。

----和录音的话题相比你好象更喜欢说一些现场演出的话题啊

[是的。或许是因为在去年的巡回中感觉太多了吧，也有很大成分就是我们想象中描绘的舞台出现了，也能看到很多人的反映吧。]

----现场演出以外的事也不想忘记吧，比如电视，收音机之类的。

[不不（笑），印象深刻的还是演出吧，最后在[Le ciel]里背着翅膀从舞台上下来了，那个做了好几次了，自己也知道，但是经常有深受感动的时候。把Kami迎接过来，之后是Kozi……我的感觉很好啊]

----感慨万分吗？

[嗯，非常。]

----我们说一下音乐的话题，以前你说过对音乐的认识改变了是吧？

[能够在专辑上发表自己的曲子，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想的也很多，也感到过遗憾。]

----感觉遗憾？

[比如自己过去想做的却不能做的事啦，也有时间不足的时候，不过还是自己能力不足是真的啊。我想在下次的录音中应该创作一点更好的作品，在音色方面，我很强烈的认识到这首曲子里应该有这个，如果是这个音的话才会更好听，就连同一个成语也有意思完全不同的时候。从那时候起，我好象开始经常摆弄机器了。那样的话，现在自己需要什么机器的感觉就精通起来了。]

----那最后新曲子的创作怎么样了？

[要作曲子，不用那个劲头摆弄机器，感觉是用来作曲子的音，如果机器弄的就会变成另一种样子吧。把短音重复起来，进行各种构思的事我也经常做，但是最终以曲子的形式存在的几乎没有了。]

----没有了！

[嗯。潺潺流水般的短音节被定序器装得满满的。]

----我明白了，Yuki就是那种作曲方法吧。如果不把短效果音衔接起来就作不成曲子。

[对对（笑）。暂时只是在做准备，准备阶段，现在。]

----到录音日程结束吗？

[是的。但是我想稍微成点形，把曲子的大概保留下来，必须是自己能领会的形式。但是还看不清那样的东西呢！]

----Yuki的曲子的印象，稍微有点像民族性的色彩，但弦很投入，这样的感觉吧？

[是啊，你感觉到了吧？]

----因为，正式发表的只有两首，所以很快很容易就听完了嘛！

[对，最近呢，对特定民族的民族性打击乐器产生了相当的兴趣，自己也想试试看。有我想做的，但名字还不知道，最后在哪儿卖呢……]

----比如像现在你说的打击乐器，最近有被纳入流行音乐的倾向吗？

[基本性的方向不变。对新事物也不太有兴趣，但这只是感觉自己确立的，所以，想试着听一下逗自己笑那样的音乐。但买了很多CD，感觉那其中有一首那样的也好。]

----还是不听歌吧？

[是啊，也应该是把声音作为乐器之一来捕捉点什么啊]

----即使不去体会歌曲本身的话，也会创作出作品来吧？

[创作者如果不是一个能唱出自己作品的人，就真的创作不出与歌词相搭配的东西。这个想法是最基本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性，所以自己即使是觉得“这个低沉的旋律好啊”，根据唱的人的理解也会变化。所以很难。如果领悟能力很强的话，一下子就会唱出来，不需要什么灵感。]

----Yuki，你有被女性声音吸引的倾向吧

[啊，那个有。好象就是那样，怎么说呢，或许因为我是个男人，最终还是倾向女性。]

----啊，是这样。

[海外的女性艺术家嘛，或许有点失礼，但是他们的语言的含义我确实不太懂，但是听起来和那个含义不同。我也能受感动吧。歌曲唱得很婉转，再加上气愤，那样一点点的我会感动一下。]

----是被那种婉转和气氛吸引了吧，所以对那些“一点”的罗列难道不是Yuki创作的根源吗？

[或许是那样吧。]

----总之，把“小地方罗列起来”，把瞬间连接起来就会成为一首曲子吧。

[是的。确实是把细节配合起来的。这种做法就是为了让歌迷听这个音乐，就采用一些以前有过的音节，这样你们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呢？]

----那结果会变成曲子的形式吗？

[嗯，但那可是相当有感觉的东西，那个今后不会变，也不能变。就那样把那种感觉拿出来，让听的人有一种心被打动的感觉，想给他们注入一种类似灵魂的东西而不是语言。]

----对了，你作曲使用电脑了吗？

[笔记本型的。最初就是为作曲而买的，想做一些数据交换什么的。但，不知不觉软件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啊？

[最初的时候，不太明白电脑，经常出来一些炸弹性的东西（笑）。数据改完后不知不觉又跑没了（笑）。别的不启动，只会摆弄一点把图表性的文件输入到里面，就这些。原本看着Kozi做的觉得“好象很有意思嘛”，但买了之后就果然事与愿违了。]

----全部用来绘图吧。

[嗯，原本也很喜欢画画，现在不用拿着铅笔和纸就可以把中意的图片输入到电脑里，非常省事，真不错啊。]

----最近也在杂志什么上发表了吗？

[倒是有一种动机觉得能刊登在歌迷会刊上，那应该很有意思啊。]

----现在画的是静态画吧？

[嗯，但是倒很想让它们动起来啊……大家都在使用英特网不是吗？好象也有很多人成了习惯了，因此我也想深入研究一下，正努力呢。]

----做了自己的个人主页什么的吗？

[也是有点事与愿违啊，我看了各种个人主页，“哎？我有这种时间吗？”觉得这不是在过着浪费时间的日子吗？所以想把现在的画图软件也扔掉。但是，没有这个的话我的电脑只能用与作曲。应该是就因为作曲才使用的（笑）]

----那不是很没有道理吗？

[（笑）作曲有时候也说“哎呀，这不会”什么的，画画也是那种情况，看来必须停止了。]

----那么，就这么扔了怎么样？

[嗯，岂止说扔啊，因为我旁边的机器一直在增加，还买了扫描仪什么的，“制图圆珠笔也很好啊”。商品目录也堆了一大堆啊！（笑）就是不进步啊……]

MANA篇

----主流化以来，感触最深的事儿是什么？

[果然是不试着去主流化的话，不明白的事就会很多。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那样，我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成人的世界。我觉得对乐队活动的想法也是五彩缤纷啊。也有一种做法就是完全交给经纪人去办，演出只是乐队去做就可以了。以前是我们一直自己在做，跟我们相关的比重很大。但是，主流以后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牵扯到各种不同的人，只是把那些归纳起来就是一件很费力的事，自己的那点想法就怎么也不往前走了。] 

----是啊，因为只是解释Malice Mizer的想法就相当费时间了。

[那是没办法的事。好象感觉某种意义上飞到白领阶层的世界里去了。想不到我们是在追求艺术的人堆里。当然白领里也有追求艺术的人，这一点不能否认，但大部分还是搞商业活动的。那种商界以一种良好的形式存在还可以，但成人的世界却有非常麻烦的计划。]

----那种繁琐是在主流契约签定以后，慢慢感觉到的吗？

[是随着乐队的知名度上升而感觉到的。初次登台之初，在同业界人士里还没有那样的被看成是对手。在一开始，无论怎么宣传，都没看到音乐公司办事员的影子，最初也是在延长启蒙阶段的基础上才达到今天的地步吧。渐渐的，被瞩目程度上升了，相关的人一多，跟艺术没关系的人也就增多了。]

----总感觉你今天说得很热烈啊

[想说的话如果不说出来的话，同业之间的事你们就什么也不知道，被歌迷误解也是很不好的，不是吗？]

----啊！（这时，挂在Mana背后墙壁上的画框错位移动了）今天是不是有很大的动力啊？

[因为感觉好象经常被误会。我们卖得越多就越会成为媒体的材料。他们在那里操作着，有时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事也被他们写出来了。有些歌迷年龄很小，人世间的经历还很少，但都是些感受性很丰富的孩子，所以他们有时很受打击的。媒体就一直在误导着他们。]

----是容易囫囵吞枣的一代人啊！

[用那些跟乐队的音乐性和方向性无关的消息来制造误会，真让我们很为难。我们很想认真的去做音乐，但一看那些侧面影响就变得无可奈何了。但是对于那样的消息我们不想用语言去一一解释，也不想去理睬。所以，经常说这些但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相信那些小道消息的人我也希望他们在自我整理中发现真理。]

----话又说回来了，Malice Mizer确实是一个标榜“综合艺术”的集体，但是没有钱和人缘的话，也是难以开展活动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那些从事把音乐和商业性利益等同起来的工作的人增多也是没办法的呀！

[是的，我没有去否定那样的人的生存方法的想法。但是，由于那个对乐队来说就会不断引起负面影响，再加上我们还是从事音乐工作的呢……]

----站在艺术这个前提上来说的话？

[简单的说，音乐同行内的懂音乐的人又会有多少呢？启蒙阶段，相关的人数不少，但是因为喜欢这种音乐，就把这种音乐拿到社会上，在喜欢这种音乐的人当中搞起来了，受了很多苦，但纯粹都是喜欢音乐的好朋友们。但是，在参加主流的音乐界后，看到与音乐相关的人增多的情况，我就有个疑问，他们喜欢音乐能到什么程度而来搞音乐呢？]

----但是，就像先前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去否定那种人生存方法的想法。

[和那种人打交道，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学了不少。和在启蒙阶段什么也不懂就那么盲目的干相比，我们可以知道一些不同的看法。在人生经历反面也不是一件坏事。如果不去多方面了解的话，就什么也不会产生。所以和别人打交道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啊。所以，在很多的意见想法中去发现最好的方法就可以了。只有这种解决方法了。

----在主流化过程中，就像是在进行每个想法的搓和吧。

[这很难的，大概会怎么也解决不了。我还在苦练中。]

----哎？还在苦练中？

[是啊，在人生的苦练中啊。也就是所谓的遇到什么情况后，从外部关系，内部关系全面磨练自己的过程中。实际上那些事都是在主流活动中得来的。]

----的确，还有专辑在主流界只做了一张，CD，现场演出还都处在完成途中，是属于苦练的范围。

[现在回顾一下，我感觉还有不足的地方就是单纯的充实了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当时竭尽全力去做那也不是一件坏事。以前的作品因为很年轻也有不足的地方。但是那时把自己当时的感情都投入在里边，也感到很满足了。虽然在一个没钱而且非常困难的状态下我们不停的工作着，但无论如何是胜是负我们都很满足都很快乐。那些全部都可以说是在苦练，是无言以表的。]

----初次登台后，最快乐的事是什么？

[把merveilles提出来的巡回，非常充实的。地方上在大厅演出，在东京那样的大规模舞台气氛中我们也能稍微站一站脚了不是吗？只是在横浜还是感觉“真是宽阔啊”。演出一方感觉心情很好，但是观众那方面，坐在前面和坐在后面的人却有很大差别。想达到一个理想的形式，但距离这个问题被解决的日子或许也很长很长啊。]

----那相反，觉得最痛苦的事儿是什么？

[经常没有时间嘛。倾诉那些会没完没了。所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我想做得最好是重要的，我不想说“因为没时间，我作不出好作品”这样的话。痛苦的事嘛，在LIVE上，看到很多观众面孔的时候，他们说“一直在努力，太棒了”，我从心底就滋生了一种很难受的感觉，虽说不是什么痛苦的事儿，但我就是那样想的。

----那种痛苦，反而让你变得心情很好，是这样吗？

[没有，那会是什么样子呢~]

----有没有整夜失眠，因为心情非常好，那样的事儿呢？

[啊，我基本上是比较喜欢睡觉，不会处于高度兴奋睡不着觉的（笑）。演出前一天睡不着的时候比较多，在头脑中描绘着第二天在台上的情形什么的。]

----对了，四个人组成的Malice Mizer的地下工作顺利吗？

[即没什么能发表到社会上的，也没有什么问题。]

----虽是这么说，但是面对歌迷，要是有点新的强有力的语句的话会比较好啊？

[强有力的语句（笑）……Malice Mizer在我出生前就有了哟，现代的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改变它的形态之后的，请给我们竖起点形象，所以我觉得Malice Mizer永远都不会消失，无论到哪个时代。]

----的确，应该是算重复了吧。那就是世纪末的现在常说的宏大的十字连环有关吗？

[Malice Mizer，与其这么叫，不如说它引起了与全人类相关联的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变化，99年。]

----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变化的解释有很多，你的解释是？

[在作为一个人生存的通常意识中，有一种意识不是作为人而所有的。能认识到这个的人也有，但是几乎绝大部分的人认识不到。那要经过相当长的开花期之后才能感觉到。]

----确实是，比如Mana经常说“当自己觉察到这件事应该做时，它已经变化结束了”，那是现在的女性所持有的看法。

[嗯，也是。那也可以说是一次开花吧。]

----觉察不到那些部分的人也有很多啊？~

[比如说，现在日本所处的状况和几十年前相比的话，一直在变化吧。我觉得现在那种框架已经很没形了。那也是事例之一嘛。]

----Mana也应该是用自己的手去破坏了那个既成框架了吧。

[不，与其说是我们破坏的不如说是自然形成的]

----你觉得是交给自然的结果才破坏下去的

[所以，自己或许不知道，那你注意到你的感情和感觉的时候，对于男和女的性的看法就会改变了。]

----是性别和社会性的心理性别不同吧，你觉得大家都注意到那方面的话就好吗？

[怎么说呢……关于那个进行阐述的话我总觉得好象有一种危险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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